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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
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
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
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供读者阅读赏析。
　　韩少功，当代知名作家，八十年代中期曾在国内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挑起大旗，写下《文学的根》
这样著名的文论，与《爸爸爸》这样表现楚文化、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的中篇，九十年代又因《马
桥词典》一书在文坛引起轰动。
本书是韩少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记22篇小说，每篇小说作者都运用了别出心裁的写作方法，“新
鲜”的小说给读者与众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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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蓝盖子　　我把沉沉的一瓶酒递过去，问他会不会开盖子。
当时他正与一块猪脚恋战，牙缝中弹着一截筋，还没腾出口来说话，酒瓶就不见了。
　　是我右边的一只手把它抢去的。
“我来开。
”年轻的乡长瞟了他一眼，又看看我，红扑扑的脸上有憨厚的笑。
　　这抢酒瓶的动作太快，太猛，已不像是客气，显然存在着什么问题。
　　对面的两个人也很有问题，看看咬猪脚的人，冲我笑笑。
　　那人仍然埋头艰辛地吃着，直到打饱嗝，抹嘴巴，剔完一排很像真牙的假牙，弓着腰出去洗手，
乡长这才用手触触我的膝盖：“你不能让他开盖子。
来，喝汤，汤还是蛮甜的。
”　　“为什么？
”　　“最好不要提起盖子。
”　　“为什么？
”　　“喝汤喝汤，你抱着一碗饭老吃什么？
”　　我很纳闷，当然不是因为主人责怪我吃饭，而是关于左边这张空椅子。
刚才那个咬猪脚的人就坐在这里，踏着一双此地少见的高统套靴，一边给我敬酒一边自我介绍，小姓
陈，叫梦桃，在国家仓库看管茶叶。
他还同我谈了一阵春茶与夏茶的差别以及汉武帝——看他呢帽里正顶压着一本薄薄的《西汉小故事》
。
他和瓶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他洗完手，面色严肃地进来了，咔嚓一声装上假牙，又猛地咧开笑纹，继续同我谈汉武帝。
我开始注意他，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发现他的脖子有点可怕，过于松弛的颈皮裹着一束管子，随着口
腔运动而柔软地此起彼伏，使你的颈脖也感觉难受，想往衣领里收缩。
那眼睛一旦盯住你，就透出一种似乎知心的友好，勾勾的、呆呆的、阴阴的瞳孔中有黄色、绿色以及
褐色的复杂圈环，深不见底。
　　暗无天日，如洞开一条黑暗隧道，还有隧道尽头浮游着小小亮点——诱惑你走进去。
　　我也感到有问题了。
　　乡长送我回镇上旅社时，我问他：“那姓陈的老头莫非⋯⋯”　　“听说城里动物园来了个红毛
野人，你见过么？
”　　“没见过。
他怎么到这里来的？
”　　“我刚来不久，不清楚。
你说世界上真有红毛野人没有？
只怕是只猴子吧？
”　　我只好安心地来谈谈猴子了。
　　这一天，遇上另一位朋友。
他也认识陈梦桃，总算帮我卸下了心头那只酒瓶盖子。
是入夜时分，我坐在小镇旅社的木楼上，目光越过栏杆，投向远处那座古庙斑驳生苔的砖墙，还有高
墙下一片檐瓦和屋脊，深浅相叠，高低错落，密密排列。
炊烟从屋角和瓦缝中丝丝缕缕地渗出，升到空中逐渐淡去，再似有似无地飘落，融融地填满所有街巷
。
于是小镇就如港湾，众多屋顶恰似停泊于烟波之中的船队，而屋脊高翘的两端，自然是舟船的首尾了
。
　　我似乎感到脚下的楼板也在摇晃，还听到了每座房屋下的哗哗水响。
　　来者一直业余研究姓氏学，据说到派出所协助人口普查，单凭申报者的姓和名，就能大体判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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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否弄错了自己的籍贯、族源以及辈分，从而补救了不少疏漏，获得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
多年来，他还偷偷录载野史，积有文稿半挑箱，视之为珍宝，大概准备藏于名山传于后世。
哪个村子出了个速算神童，哪个村子挖出个红薯大王，甚至省里某大学闹风潮的传闻，他觉得该记的
都不会放过。
提起陈梦桃，他抿嘴一笑，身朝后半仰，眼睛又像看你又像看屋顶地转了一下，似有了如指掌的把握
。
　　“你说他？
嗯，我当然清楚一点。
他是苦役场来的。
你知道苦役场么？
那个很有名的苦役场，这些砖瓦很多都是从那里来的。
　　那里有几个窑厂⋯⋯”　　他继续说下去。
我需要省去他的一些繁琐考据和解说，并适当加一点我的想像，才能整理出下面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陈梦桃以前身负罪名，曾在苦役场抬石头，每天换下的衣裤沉甸甸；全有白花花的几
圈粉盐，一圈比一圈大，是新汗和旧汗凝结而成。
他个头高，抬石头最吃亏，受到的压力最大，一旦遇到路面不平，重心从杠棒上偏移过来，泰山压顶
之下就可能有人屎尿横飞。
没担多久，他的背驼了，嘴合不拢了，腿上的青筋打成结，成天一脸苦相，连换件衣都肩痛背痛千难
万难，爷哎娘哎地直喊叫。
有一天黑早，他被尿憋醒，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动，暗中摸到了一双腿，大概是自己的，但发现上面全
是泥沙，原来睡觉前自己困得忘了洗脚。
他又揪又掐，又拍又打，还是搬不动这两条腿，好容易把两根肉棍挪到了床沿，一泡尿还是热辣辣地
流在裤裆里。
　　他呜呜地哭起来。
　　他去请求管押人员开恩，念他年纪大，给个轻松点的差事。
那时候苦役场最轻的差事只有一件——埋人。
经常有病死的和自杀的人需要处理。
还有些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或者违犯监规的，被枪杆子押去受训。
一旦遇到管押人员不耐烦，来一点动手动脚，一阵颇有教育意义的嚎叫之后，就可能有百来斤骨肉需
要送回黄土。
管押人员见陈梦桃确实人瘦体弱，每次受训还把身子折出最大角度，有意优待宽大一下，便把美差交
给他。
　　“喂，你去收拾一下。
”他们吩咐。
　　陈梦桃其实最怕死人，平时一听到嚎叫就全身发抖，舌头滚了半天还说不出一个字。
不过尸体比石头轻多了。
而且管押人员觉得这事很晦气，不会尾随监督，不愿去现场，所以埋尸者多了一份自由。
你可以放心地睡一个懒觉，放心地穿上鞋袜，放心地品茶抽烟养足精神，远离工地上的紧张劳累，到
安静的荒坡上去慢慢挖坑，慢慢下土，慢慢拍土，垫着钯头把坐到一身汗凉也不打紧。
陶陶然体会到身后没有愣头愣脑的枪口，肩上也没有咬皮咬肉的杠棒，这样的幸福日子真是能长膘，
能发体。
　　陈梦桃带着快快活活的恐惧，积极地搓草绳和织草袋，做好埋人的各种准备。
他虚心好学，努力钻研，进步很快。
搓好了草绳，脚踩住一头，手在另一头使劲拉，看它够不够结实，能不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织好了草袋，搓一搓，扯一扯，测出它的质量不错，再举起来与自己比比高度，发现它的确可以装下
自己这样的规格和型号，才有成功的一份心满意足。
他吆吆喝喝地干，好让管押人员看见，以示自己干这一行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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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走到冷冰冰的死者面前，他满脸皱纹毫无规则地抽搐，闭上眼，憋住气，直到脸转向安全的方
向才敢呼吸。
这时候的手也不听使唤，半天还哆嗦，拢不好一个绳结。
好在他的同伴是个傻大胆。
上去三下五除二，咔嚓咔嚓，就把硬硬的直腿折弯了，把硬硬的弯臂扳直了，草袋一套，草绳一挽，
就可以上肩起步。
一般来说，人有体温时很软，冷了就僵硬了，因此抬尸者根本不用在尸体下塞板子，就可以让死者硬
挺挺地横空而起，摇摇晃晃上山去。
　　感谢同伴的照顾，陈梦桃每次抬尸都走在前面。
这样走的好处，是他可以不看见死者黑洞洞的嘴巴，包括嘴里的某颗铜牙，或者牙缝中的一丝酸菜，
就权当自己只是抬着石头，抬着粮草，抬着新娘子的花轿。
但一想到步步跟在身后的并非花轿，是一具曾经热着而现在冷着的生命，他不免还是有些目光发直，
心里发毛。
那一天下坡，因为要避开一堆牛粪，他踏空了一步，使肩上的担子剧烈摇晃。
死者的一只冷手从胸前滑落，大幅度地向前一荡，正好触到了陈梦桃的膝弯，好像冷不防在那里挠了
挠。
　　“娘哎——”陈梦桃高跳了几步，摔倒在地。
碰巧死者向前一滑，冲出了草袋，歪歪地压在他身上。
他马上手脚四伸，晕了。
同伴掐他的人中，扇了几个耳光，总算让他醒了过来，吐掉了嘴里的一些泥沙。
　　后来多埋了几次，他多了些胆量，也多了些经验，功夫越做越巧，根本不必像第一次那样把坟坑
挖得过于宽大，坑底也不必修得四方四正整齐精致。
上坡下坡时，哪只脚踩哪块石头，哪只脚踏哪个草蔸，哪只手抓哪束茅草或哪根树枝，都有了预定的
规划。
在岭E坐钯头把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陈梦桃在业余剧团唱过戏，能哼出很多曲目。
他说同伴的面目清秀，可扮演小生。
又说自己恋过爱，女方名字中带了个“桃”字，自己改名梦桃正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这绝对是事实，也实在令人回味和神往。
如此天南地北，一直闲聊到天暗风冷，日头由又小又白变得又红又大，偏到西山去了，他们朝采石工
地那边不无同情地打望一眼，伸个懒腰，拍打身上的泥灰，缓缓地整装回家。
当然，碰到人群的时候，他们必须走得匆忙一些，显示些辛苦模样，以免苦役犯们过于嫉妒。
进了工棚，他们也谨言慎行，不该说的事决不乱说，只是把钯头和杠棒，还有搓绳织袋用的稻草，认
真地放在墙角某个固定地方，以防同别人的工具混同，准备下一次再用。
　　有时他们还可回得早一些，偷偷地在厨房端出一碗豆豉蒸肉，趁大家还没回，关起门来狼吞虎咽
，偷偷地幸福。
这事请示过管押人员，理由是埋人沾染尸气，伤体质，理应补一补。
反正是自己家属寄来的钱。
　　同住一个工棚的犯人，有时进门后收收鼻孔，能嗅出草棚里反常的蒸肉味，或者咸鱼味，或者豆
腐味，当然十分不平。
他们见陈梦桃不再尿湿被褥，面色也日渐红润，更是议论纷纷侧目而视。
接下来的结果，是有得必有失，陈梦桃的茶杯不知为什么掉了几块搪瓷，一双旧棉鞋也不翼而飞，要
是他吃饭晚来一步，地上那只菜钵就空空见底，连一点黛色的汁水也没给他留下。
他无意中踩了老戴的脚，这当然是他的不是。
他已经赔笑，已经鞠躬，已经道歉，但这一点罪过不至于值得对方来一顿老拳吧？
　　不过，陈梦桃不会再踩到对方的脚了，因为那一张床不久就空了，空得大家都有点戚戚然，不敢
靠近那一床的空洞和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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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同伴照例来叫陈梦桃去搓草绳，发现他坐在尿桶上老不起身，一双猫眼黯淡无光，
两颗暴牙哆哆嗦嗦敲着嘴唇。
　　“快点快点！
”　　“对不起，我⋯⋯我屙不出来。
”　　“你看看什么时候了。
”　　“我屙不⋯⋯出来，怎⋯⋯么办？
”　　同伴盯了他一眼，明白了什么。
大概今天要埋的人，不像前几次是些没有交情的陌生面孔，而是陈梦桃对面床上的老戴，让他有点手
脚发软。
其实，陈梦桃不是刚挨过对方的拳脚么？
埋起来岂不是更合适，更顺心，更理直气壮？
就算他不记仇，但他对老戴也不太了解，没讲过多少话，只是那次尿湿床，他向对方讨过一条裤子，
还同对方谈过一次城里老牌号的包子。
这算什么交情呢？
也许，毕竟是两床相对同睡了几百个夜晚，就在前一天夜里，陈梦桃还愤怒地听到对方磨牙齿，不料
一觉醒来那床草席上就空了，永远地空了。
现在的陈梦桃，得马上去为那磨牙的脑袋搓草绳、换衣服、挖坑、下土⋯⋯他不会在自己手头边再一
次磨牙吧？
　　同伴说：“你不想去？
也好，我去找领导，换个人就是。
”　　陈梦桃咬咬牙关，“我今天去抬石头⋯⋯抬石头！
”　　“抬石头？
就你这猴样，恐怕明天就要我来抬你啊。
"　　“老宋他们抬得⋯⋯我也抬得。
”　　“今天又加了定额。
”　　“加多少？
”　　“每人加一方。
”　　“娘哎。
”　　陈梦桃脸色大变，满脸皱纹往下垂落，更觉得屙不出屎了。
他莆苦得挺直腰，扯长脖子，又是耸鼻又是闭眼。
　　“你到底去不去？
”　　他喘了口气，“今天，非得要埋么？
”　　“不埋还供起来？
”　　“用土⋯⋯埋么？
”　　“还用饭埋？
”　　“埋在⋯⋯老地方？
”　　“你搞什么名堂？
不去就算了，莫误了我的工。
我还要搓绳子。
”　　“不瞒你说，我实在⋯⋯实在脚根子软。
你想想看，昨天还听到他磨牙，前天他还冲着我大叫⋯⋯你看他那双筷子，那双筷子，就插在我床档
头的。
吓不吓人？
我实在不能去埋他。
你莫骂我，我不能去哎⋯⋯”　　不过，这天他还是去了，只是回到草棚后没有吃晚饭。
　　日子又慢慢恢复平静，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大家照常蹲在地上扒饭，照常在床上硬手硬腿地直哼哼，照常坐在太阳下翻开棉袄抓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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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闲着的筷子，在陈梦桃的床头晃晃荡荡，不久也被什么人拿走，去削成扁担扎或者挂衣钉。
阳光每天从门外伸进来又缩回去，像一条又大又白的舌头，舔走一点屋内的湿气和稻草的气息，舔回
到大自然去，融进油菜花香里。
　　陈梦桃有些异样，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常常毫无理由地朝别人盯一眼。
吃饭的时候，洗脚的时候，铺床的时候，他露出两颗大暴牙，突然抬头四顾，从这一张脸看到那一张
脸，虽然只是一盯，但你总感觉到他看得很深，像是作意义重大的某种打量，令你从头凉到脚。
有几个常常完不成定额的犯人，平时总是被墙角那捆稻草弄得心惊肉跳，现在一遇陈梦桃含义莫名的
目光，更是魂不守舍。
　　“你他娘的看什么看？
”好多人这样对他怒吼。
　　“我⋯⋯我找我的鞋子。
”　　他显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一心想缓和这种局面，便热心为大家做好事。
尤其对那几个完成定额有困难的犯人，总是表现出特别的关切。
晚上睡在被子里，翻来滚去，醒了，就偷偷来到你的床前，帮你把鞋子摆得端正一点，或是给你的茶
杯里加一点水，或是给你拉拉被子。
如果见你睡觉的姿势不好，他还会轻轻搬动一下你的脑袋或者手脚。
要是不小心把你弄醒了，他深为不安，点头哈腰，露出大暴牙嘿嘿一笑，算是招呼，算是告退，算是
赔不是。
他脸上毫无根源的长长笑纹，收放得僵硬而快捷，显得有点夸张不实。
　　尤其是看惯了草绳和土坑的猫眼，似乎更深远了，瞳孔模糊不清，黄色和黑色的复杂圈环里，掩
着绿莹莹的什么光点。
你会感到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你，已成功估算了你的重量，估算了你的领围，预测了你未来的姿态，
暗暗比较了你和某个什么东西的长度。
他的卑怯和殷勤令人恐惧和愤慨。
有一次，一条汉子被他的鼻息声惊醒，吓得呼的一下弹起来，在床上向后蹭了好几尺：“姓陈的，
我X你妈！
你不动张三，不动李四，动我的鞋子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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